
局限
外乡人，顺着你的方言
我摸到了你的故乡
你的故乡枝正繁，叶正茂
我的故乡已经凋落
我来到这里，怀抱着钢铁和它们瞬间的脆弱度日
每一天，除了暴露还是暴露
你如何知道

在这里
拖拉机手与突突突是可笑的，羊和咩咩叫是偶然的
没有缺口，白昼的秩序是圆满囫囵的
工商银行的楼顶，幸福似星辰似唾手可得
健康在健身房或医院，休闲在度假村
慎终追远在清明，怀念童年在六一

想起它们之中的一个，有愤怒不能用弹弓射出去
它们是合法的，星星点点地散在
栅栏内、篱笆间、微笑的人群中
万物各从其类，每一枚软弱的果实都有着
比我更疼痛的核

没有缺口，外乡人
仓促之间，你将如何介入我
作为一个本市人的命运、局限和忧伤

未知
夜晚是一个秘密，我用尽不眠来猜度
写足了二十首诗，首首旨在
破解、阐微、发扬光大
掌声和荣誉不息，我的剧场歌舞不歇，你怎会晓得
桂花在室外怎样瞬间打开了
半个城市的馨香

你家的灯火
悬浮在我家的玻璃窗上，一小朵，十二点后
灭了，有关他人的夜生活，我所能看在眼里的
也无非就这么多

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至善是什么地方
许多年，我只是一味地，读圣贤书，上衣全盖过肚脐
穿长过膝盖的裙子和自己的
行云流水，没有太多的钱，也不曾堕落为别墅区旁
仇富的女人

还在写诗，静静地一个人，
搂住她的腰际、小温存，我依旧不喜欢
戏剧性、夸张与朗诵，那么多年了
桃花只在外围，腻腻歪歪地开，让人想起
兵荒马乱、乱世中
莫须有的爱情

都是凋零啊，爱人只有一个，我并不想
在电视剧和婚外恋中
抓住你的眼神和流星

会飞的，都吹上天了
会游的，都潜下水了
骑着闪电和速度的，都错过去了
长着脚、坐着公交车、穿着肉体凡胎去上班的，还在

老老实实的途中

诗人简介：丁立，本名丁莉，女，河南洛阳市人。70
后，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
郑州大学研究生院现代文学专业，中文硕士。作品散
见于《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绿风》《诗歌月刊》

《中国诗人》《诗探索》《山西文学》《青海湖》等，作品被
收入《2007年中国诗歌精选》《2000年度中国诗歌》《新
世纪五年诗选》《2007年度中国最佳诗歌》《2010年度中
国诗歌》等选本，荣获《人民文学》《星星诗刊》等征文奖
项，另有散文论文发表。有诗集《错过》。

快二十年了吧，那个秋天，我与黑哥来到西山，落脚
于西大营。

西大营乃豫西名镇，那里有黑哥的朋友——我们正
是闷得发慌空得难受，专门寻朋友去的。黑哥的朋友很
够朋友，热情款待我们，还请来两个人作陪。经朋友介
绍，一个是镇中学校长，一个是镇机械厂总工程师。朋
友吹嘘道，西大营四大名士，他请来了俩，还有一位是镇
医院的院长，这会儿手上有急病号，说好了晚
上一定聚。黑哥说晚上再聚，干脆四大名士
全请来多好？朋友闻言哈哈一笑，我们明白
了：那另一大名士，该是东道主——黑哥这位
当粮所所长的朋友。

三大名士加上两个小文人，酒宴上的气
氛别样热烈。三大名士各展风采，亮出了绝
活儿，由于言语鲜活别致，至今记得——

一个说：硕鼠！当着朋友的面，你老实坦
白，这些年来，多吃了人民多少粮食，偷喝了人民多少香
油；一个说：你也就是个轱辘锅匠，弄些破铜烂铁冒充优
良农具，不知坑了多少农民弟兄；一个喝：装啥装！这年
头谁不坑？不坑是傻子，能坑是本事，不坑白不坑；一个
笑：哪里是装，是谦虚，谦虚你懂不懂？你也不想想，真论
坑能轮上你？你才坑几个？一个道：不多，几十个；一个
嗤：才几十个也值得一说！兄弟不才，至少也坑他几百
个，硕鼠你就稍息吧！一个笑：丑、真丑！今天我算知道
啥叫秃瓢笑光头了，几十个不值得说，几百个就值一说？
没听说过啥叫坑扩散吧？一个问：坑扩散？新鲜，说来听
听；一个答：你们也就是坑些死货，坑一个是一个，本校长
胸中自有学生数百，我坑数百，数百再去坑数百……循环
以复乃至无穷，啥概念？这就叫坑扩散！听明白了？另
两个甘拜下风：校长厉害！校长厉害！我等不及，我等不
及……于是笑声震天。

三名士谈笑之间展露的机锋，让我们开了眼界，方
信名士称号确实不白给。我与黑哥本就是好酒之徒，又
喜逢高士，当然要尽兴，不知不觉就喝大了。所长朋友
早有准备，连搀带扶把我们弄进招待所房间，临走丢下
一句话：

好好睡一觉，晚上大聚。
一觉醒来，已是日头偏西，我与黑哥用冷水冲冲脸，

带上门，来到大街上，我们有共同的习惯，凡到一陌生之
地，喜漫步乱走，东张西望，记下那不起眼的最该记下
的。西大营果然不小，笔直一条街，恐怕要有二里长。
街上没什么行人，来往的车辆哐哐地过，把震飞的纸屑、
树叶等物抛进白脆脆的阳光下，酝酿出一股儿怅然无助
的滋味。我刚生出些淡淡的“在他乡”的伤感，忽听“哇”
的一声，扭脸看时，黑哥已号啕大哭起来。我大吃一惊，
忙询问安慰，黑哥竟痛不欲言，话都说不清楚了。哭够
一气，黑哥才明白道出，他突然想起另一个朋友，很想去
见。我说那就去见吗！我们不就是寻朋友吗！这位朋
友在哪儿？黑哥说在山里，好远，从西大营再往西，一直
走、一直走，走到一个名叫兰沟的小山沟，就到了。我说
那还等啥？走呀！于是就走。不通公交车，租一辆三轮
车，由黑哥指挥着，往西山直奔而去……

三轮车跑到一个名为观音堂的地方，停下了，车主
说这是最后一站，不往里走了，剩下的路只能靠脚板，两
位要是还回西大营，就不用下车了。这时天刚刚大黑，
看看，有点儿伸手不见五指的味道。黑哥说咋办？我说
啥咋办？继续走！黑哥拍屁股叫道：好！走！于是结罢
车钱，放走了三轮车，撩开脚板往里走。

这条山路，黑哥当然熟悉，可都是白天走，摸黑进山
也是第一次。幸好月亮很快升起来了，接近十五，月亮

又大又圆，放着黄白黄白的光，正好给我们照明。山路
弯弯，月光裹着白雾，洒满了沟沟坎坎。山路边上，随意
堆放着刚刹下来的玉米秆，释放着青青的味道。山坳
里散着些烧石灰的窑，听得见人声，偶尔还有拉石灰的
拖拉机轰鸣而过，我们并不孤单。我与黑哥脚踏坎坷
不平浮着一层软土的山路，一路说笑着，往山里行进。
黑哥兴致很高，我也兴致很高，我俩都在为自己的突发

奇想自鸣得意呢。我说黑哥，你朋友绝对想不到，我们
这会儿正往他家走。黑哥嘻嘻笑，说披星戴月进山访
友，平生第一次。我说只要想，也可以有若干次。黑哥
不应。其实我俩都知道我在胡说，这样的情形，恐怕难
有第二次。忽然想起了王徽之雪夜访戴的风雅事。暗
忖：当我们头顶月光到达朋友家门时，将会是怎样的情
景？

就着月光，黑哥讲叙了他和朋友的情谊，我听了心
动不已。为了制造惊奇，也为了制造兴味，我提议进山
村后，不要黑哥领路，由我来判定哪儿是朋友的家园，找
对了，黑哥喝三杯酒，找不对，我喝三杯酒。我敢于这么
逞能，前提是黑哥说过兰沟是个小山村，只有十几户人
家，黑哥又描述过朋友家的基本轮廓，应该不难找，何
况，我也想验验我与黑哥这位朋友的缘分深浅呢——那
年头“缘分”一说刚刚兴起，高雅着呢，不似如今这么流
俗。黑哥对我的创意十分赞赏，并预祝我能让他喝他最

想喝的三杯酒。
过了深深浅浅许多坎儿，绕了曲曲拐拐许多弯儿，

终于来到了兰沟。黑哥往前面的右下方一指：喏！到
了，你找吧。顺手望去，是稀疏的灯光，点缀在狭窄的沟
坡上，我数了数，果然只有十几处。哪一处是我们要投
奔的灯光？一望之下，我竟有些茫然，心想坏了，恐怕是
我要喝三杯酒了。黑哥见我迟疑，说你不要找，要碰，碰

上就碰上，碰不上有什么要紧？不就三杯酒
吗！我俩都知道他在乱说，这可绝不仅仅是
三杯酒的事，关乎着“缘分”呢！黑哥见我沉
默，索性也不言语了，跟在后边，任我瞎碰乱
撞。

兰沟的确小，小得没有街，趁着清白的
月光清楚地看见，只有羊肠白道沟连着十几
家的门槛。好静啊，连狗吠都没有。说话间
狗就叫了起来，一只狗叫唤起十数只狗一起

叫，山沟登时热闹起来。我们借了狗吠，快速进了村
庄。迎面两户，感觉不是，闪过；左侧一户，也不像，避
了；右前一户，方正的院子挺起一所大屋，猛一看觉得
眼熟悉，再看觉得亲切，我停住脚步，对黑哥说：就是这
家了。黑哥兴奋得拍着我的肩膀大叫：你找对了，我喝
三杯酒！又对着大门高声叫喊他的朋友。

在男主人惊喜的迎接中，我们入院、进屋，赫然发现
迎面挂中堂处，居然是一个大大的十字！朋友看我们惊
讶，解释道：孩儿他娘信主了。男主人满脸喜色，一边慌
着让座倒茶，一边吩咐小男孩儿去叫娘快快回来。原来
女主人晚饭后，趁了好月色，水库洗衣服去了。我问：水
库好大？男主人说不大，人畜吃耕地浇，够用了，男主人
请我们先自喝水，他去宰鸡备菜，要好好喝一场，拦是拦
不住的，坐等也是等，我提议去迎接女主人，顺便浏览一
下月光中的山村和水库。黑哥说甚好，就给男主人打过
招呼，步出院外。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乀

易翔198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现为东北
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明清史硕士研究
生。具体师承哪一位教授我没有细问，只知
道他忙于学业，从不松懈，有一些时间能给自
己的时候又多半用于诗歌研究和文学创作
了。2006年以来，易翔在《诗刊》《星星》《诗
选刊》《诗歌月刊》《文学界》《西湖》《飞天》《鸭
绿江》等多家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诗作，有的诗被一些选
本选用，还获得《星星》诗刊评选的“2009中国·星星年
度诗人奖”，短短的几年里，他取得了可喜的创作成绩。

我还是在2009年9月号《星星》诗刊的青年诗人作
品专号上读到易翔的诗，当期刊物有一组星星大学生
诗歌夏令营专辑，易翔的诗在其中显得颇有分量，引起
了我的注意。易翔和吉林大学读法律的陕西籍青年诗
人破破来往密切，破破在认识我的当天，就把易翔也叫
来了。那天在我家里聊了许久，因为我正在筹划《诗选
刊》下半月刊的编辑工作，需要年轻人帮助，他们热爱

诗又都有事业心，恰好是我要找的人。当天晚上我们
到附近的小饭店吃了一顿便饭。过不久，易翔和破破
就来到编辑部帮忙。他们虽然工作时间不很长，但他
们扎实勤恳的工作作风是编辑部的同仁难以忘怀的。
这期间有了许多的机会和他们在一起谈谈诗，谈谈文
学。后来易翔的朋友从北京来，我还带三位年轻人专
程到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玩了一下午，那一天谈
诗，谈刊物，谈人生，所谈话题像净月潭的水波，一缕推
着一缕，没完没了，大家很开心。这几个月与易翔见面
很少，各自都在忙，本来国庆节前是可以见一面的，没
想到又被一桩突然的事情冲掉了。

关于易翔的诗，《星星》等一些刊物有过介绍以及
评点的文字，有的论者认为，易翔的诗富有哲理，能够
揭示意识的隐秘，这都不无道理。但我觉得读易翔的
诗，更多的应该从生命与宗教的庄严角度去进入，只有
这样，才有可能更近的走入作者真实的内心。在易翔
那里，诗是上帝派遣来的弥赛亚，诚信于诗的易翔，不
再是一个迷茫的少年，他的心已经得到了真实的拯
救。诗之于他，是圣灵，是至高神，是赐生命的。于是，
他年轻的经历和饱满的阅读，使他诗歌的资粮不断地
丰富起来。他排除各种试探，那样虔诚地拜在缪斯的
门下，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再轻易拉走。“忍住笔
尖划下的疼痛，／再忍住用橡皮擦去污秽的疼痛”，“我

安静等待一阵风吹来”。这是易翔在《忍
住》一诗中写下的句子，我们所听到的不
正是一句句祷告吗？还有，“黑暗中，我要
怎样忏悔／要怎样说出内心的羞愧不安
／才能让它安静，让它消退下去”（《我是
一个体内藏着影子的人》）。灵感在基督
教神学里也可谓之“默感”和“神感”，这里

面深藏着理智与情操，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小聪明
小智慧。是上帝的启示在起作用吗？还是走向八福的
过程中必然的醒悟？虽然，在易翔的诗里，从表面上
看，是雨水、雪、大地、四季、树木、亲人、光、露珠、别与
逢等等，唯一的并不是这些自然的面孔，而是它们所象
征所表达的心胸和意义，是一位青年诗人对世界对生
命温暖的关怀，也是他自身的浸礼和被赦免以及思想
的提升。易翔的诗是沉静的，如夜晚清寂的灯火，缓缓
地燃烧着，一点一点地说明着一切。

前不久，有一个校园诗歌活动。我问易翔是否也
参加了这个活动。易翔说他没有参加，他觉得那些人
所搞的活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活动。好像还有大
于诗歌或诗歌以外的其他动机。他不想去利用某个派
某种旗号张扬自己，他对那些为了名利去奔忙的种种
行为不屑一顾。我感到易翔是冷静的、理性的，他知道
自己该成为一个怎样的诗人，我很欣赏他这种做法。

易翔的诗集就要出版了，他嘱我写个序言，我却一直
忙着刊物的事，抽不出完整的时间写一篇像样的文章，只
能是在车上或午休的时间里，把一些零碎的想法记录在
手机上，现在整理成短文，算是序吧。希望有更多的人阅
读易翔的诗，希望易翔会有更多的好诗给所有的人。

（此文为诗集《世上的光》序）

本书辑集了大量白先勇的文坛
掌故及温馨故事，对白先勇的作品
不啻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补充。白
先勇作为当代台湾知名作家，一向
以才气纵横、不拘一格受读者欢
迎，作品曾被《亚洲周刊》选进20世
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这本书细腻
的笔触、忧伤的笔调显示着白先勇
独特的视角，也显示着不同时期、
不同地点的历史痕迹。

我听有人说，“没有拆迁就没
有新中国。”这种说法极端了。城
市、街道、社区都是有生命的，它
与人的生命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关
系，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就
孕育着一种文化。而居住在其中的
人，就离不开这种文化。离开了就
好像没有了着落，没有了根基。

我想政府尊重百姓，以民为
本，自然也应当尊重城市的生命。
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人，那么政府
可以给他吃药、甚至动手术，但轻
易不要在他的身上剜肉切骨。毁坏
城市的生命，无异于人与文化的自
杀。古人为什么说“休养生息”、

“安居乐业”，那是有道理的、有原
因的。只有居安，才能业乐；只有
休养生息，才能生生不息。

问：那古人在城市发展方面是
怎样的一种理念和思路？

答：那得从城市的起源说起。
我国古代最早的城市距今已经有
3600 年 以 上 的 历 史
了。最早像样一点儿
的城都有两圈，里面
一圈是“城”，城里住
的是国王或者诸侯，
墙头有人守卫，所以

“ 城 ” 里 是 宫 殿 区 。
“城”的外边再圈上一
圈墙，这就是“郭”。
被“郭”围起来的地
方,住的就是一些王公
大臣和各色闲杂人等
了，甚至还有墓地和
农田。后来，“城”
和“郭”两个字就经
常连用。

问：古人建城的目的是什么？
答：古人最初建设城市的目的

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实行的是
“两城制”，有“内城”“外城”之
分。“内之为城，城外为之郭”。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也就
是说内城曰城，为护君。外城曰
郭，为守民。就像上面提到的一样。

关于“内城”、“外城”的建造
规定，在大家所熟知的古代哲学家
孟 子 那 段 著 名 的 论 述 中 有 解 释 。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
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
胜。……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三里之城”应该搭配“七
里之郭”，这就是当时城市建设的定
制。内外城“三七比”是当时较为
通行的规定，属于较小的城池。

问：“三七比”的城市定制，
不也是黄金分割律在城市规划的体
现吗？

答：是啊，你说我们的老祖先
伟大不伟大？

对城市的基本定制，早在周朝
就开始了。《周礼》中有篇文章

《考工记》，专门规定了各级都城的
建造规模及规划方式，并对天子的
都城与大小诸侯的都城，以及卿大
夫的城堡，做了具体严格的限制，
不可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僭
越”之罪。不像现在有些县城，动
不动就扩建政府大楼的规模，也不
在乎上面的批评。

问：古代都是小城大郭吗？
答：也不全是。春秋末期，诸

侯割据，礼崩乐坏，各国诸侯对周
朝城市建设的“王法”，已经不屑一
顾了。“城”和“郭”的建筑比
例，也不规范了，经常被改变，不
再都是小城大郭，而大城小郭的情
况也存在。

问：古人建城所遵循的原则是
什么？

答：古人建都提出了顺应自然
的理念。比如，齐国丞相管仲就大
胆提出建立国都要顺应自然地势的
主张。他说，“凡立国都，非于大

山之下，必于广川
之 上 。 高 毋 近 旱 ，
而水用足；低毋近
水，而沟防省”，强
调“因天材，就地
利，故城郭不必中
规矩，道路不必中
准绳”的理念，打
破了周朝建立国都
的 单 一 模 式 束 缚 。
这些对中国古代城
市 定 制 的 影 响 很
大。许多古代城市
格局都表现出利用
自然、天人合一的

理念。
问：那也就是说，因地制宜，

崇尚自然，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发
展，是古人在城市规划中所贯穿的
重要理念？

答：是的。而真正对城市定制
的改革，是从秦朝的商鞅变法开始
的。秦朝把此前的都城栋阳迁到了
陕西的咸阳，建在北阪。所谓阪，
就是建立在高高的山坡上的城市。
这个称谓，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
但是现在的日本还在沿用，比如日
本的东京大阪。

当初建造咸阳时，秦朝遵循的
是“不拘周礼，营造大城，虑及后
世，独步天下”的建都主张，将咸
阳城建得宏大严谨，肃穆庄重，一
改周朝的固定模式。比如，城南的
白玉渭桥的宽度就从六车并行变成
九车并行了，城市规模远远超过周
朝的王城洛阳。

后来的城市建设就越来越复杂
了。像明清的北京城就是三圈的，最
里面是皇城，也就是现在的
故宫博物院。外边一圈是内
城，再外边又是一圈外城。 6

王亚樵，何许人也？提起浪奔
浪涌的旧上海滩，人们自然会想到
杜月笙、黄金荣等流氓大亨，但是
其实与他们并排起坐的还有一个特
立独行、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行事
风格多半有点类似于古代绿林好汉
的传奇人物：王亚樵。而最近热播
的电视连续剧《民国往事》的男主
角张铁樵的原型，即是著名的“民
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王亚樵，1889 年生于安徽合
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
南为结拜兄弟，1936 年被戴笠害于
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
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
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
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
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
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
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
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
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
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
噤若寒蝉，而锄奸
团 团 长 就 是 号 称

“民国第一杀手”的
斧 头 帮 帮 主 王 亚
樵。他在中国近现
代历史舞台上策划
了一幕幕惊心动魄
的刺杀事件，民国
历史上一些惊天大
案：蒋介石庐山遇
刺案、汪精卫国会
遇刺案、宋子文枪
案、“出云号”日
舰被炸案、日本驻
华最高司令官白川
义则被杀案……都是王亚樵幕后策
划导演的。

斧头帮呼啸上海滩
1913 年秋，王亚樵一行人来到

这里后，两眼漆黑，举目无亲。由
于受通缉，他只好隐姓埋名。

开始，由于身上带着钱，王亚
樵一行的日子还好过。到了第二年
春天，带来的钱全用光了，不要说
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4 月中旬的某一天，王亚樵带
着唐幼文、郑益庵等人来到坐落在
日晖巷的安徽会馆。

主持会馆的馆长是个瘦老头
子，小鼻子小眼，脑袋上拖着一条
细长的辫子。王亚樵一看，就知道
是个封建遗老，心里当时凉了半截。

果然，当王亚樵他们说明来意
后，馆长慢条斯理地说：“我这会
馆的确是为安徽人服务的，但来此
落脚的，必须有人引见、作保，不
然，我知道他是真安徽人，还是假
安徽人呢？是安徽好人还是安徽坏
人呢？”

“请你相信我们，馆长先生。我
们都是真正的安徽人，是安徽好
人。”王亚樵说。

“ 没 有 人 愿 意 说 自 己 是 坏 人
的。”馆长说完，摆摆手，晃晃悠悠
进里面去了。

唐幼文要追进去，王亚樵摆手挡
住了他。

“没有用了，我的话已经说到尽
了。”

临走时，他们打听了一下，馆长
名叫余诚格。当年，李鸿章在沪上建
起安徽会馆时，就委任他当馆长，已
经有三十多年了。

“请告诉你们余馆长，我们以后
还是要回来的。请他早一点把头上的
辫子剪掉，不然，到时候我们动手替
他剪。”临走时，王亚樵对会馆的守门
人说。

为了生存，王亚樵和唐幼文、
郑益庵等人来到码头上，当搬运工
人。

当一艘轮船靠岸后，王亚樵和
郑益庵上前一人替一个旅客提了一个
箱子走出来，刚接过客人的钱。几个
粗壮的汉子上来了：“小赤佬，敢从

老子的碗里抢肉吃，
找死啊！快把钱给老
子交出来，不然老子
就要揍你了。”

“谁都能欺负我
们，妈的，老子不
给，你怎么样？”

郑 益 庵 刚 说
完，一个汉子就扑上
来了。

看瘦弱的郑益
庵好像不经意地往旁
边一闪，一只手在那
汉子背上抹了一下，
那汉子重重地摔倒在

地上，脸碰在了水泥地面上，蹭得
稀烂！

其他打手都冲了上来，王亚樵
一挥袖子，“奶奶的，这么长时
间，一直受窝囊气，今天就好好地
出一口气吧！”

如同是背面口袋一样，那伙壮
汉一个一个都被摔倒在地上，直到
爬不起来。

“误会！实在是误会！敢问几位大
爷，能不能赏脸，小的请你们喝茶。”

这时，一个头目模样的人走了
过来。

“几位大爷一定请赏脸，这码头
今后有我干的吃，不会只给几位稀
喝的。”

王亚樵一行跟着小头目去了茶
楼。小头目在喝茶时说：“以后请
几位在家歇着，到月我会把钱送
去。”原来，他是怕王亚樵他们时间
长了把这片码头给占去。

王亚樵率人在码头上制服地头
蛇的事迅速传开了，在劳工中，尤其
是安徽劳工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很
多人前来投靠他，请他去主
持公道，去教训那些地痞流
氓，甚至是把头和资本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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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静的诗与温暖的关怀
张洪波

书林漫步

丁立的诗
现代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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